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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刚
从形容词看现代汉语词类系统的主要特征*

提要 跨语言的调查表明，和其他主要词类相比形容词的词类问题最为复杂。现
代汉语形容词词类身份尚存较大争议。本文以名、动、形、副为词类研究框
架，认为现代汉语的形容词是个柔性程度很高的词类，它与其他主要词类之间
存在两种包含关系，即词类包含和功能包含，这些都为解释形容词的句法功能
提供新的启示。此外，从名、动、形的重叠能力来看，汉语首先区分的是大名
词和状词，而且这两者都具有指称性，因此汉语中体词和谓词的区别并不显得
那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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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语形容词的有无问题
和印欧语相比，汉语形容词的界定要复杂得多，就连汉语中是否存在形容词这
个基本问题都一直有争论。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汉语有形容词；
（ 二）汉语中没有形容词；（三）汉语中的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

大多数人持有第一种观点，且在众多教科书中有所体现。可是第一种观点
在解释为何形容词可以像动词一样直接做谓语并且能带体标记的时候，就显得
力不从心了，而且汉语中还有相当一部分单音形容词可以直接带宾语，甚至双
宾语（张国宪 2006），例如：

(1)  热一壶开水    高我一个头    红着脸    那个地方我熟

持有第二种观点的主要是西方的一些学者。McCawley  (1992: 236) 认为： 
“汉语中可以说根本没有形容词这样一个词类，甚至连Li和Thompson  (1981) 称
为‘形容词性的动词’那样的动词次类也没有：那些各种各样被假定为形容词的东
西其实就是动词，没有什么特殊的词类地位。”

* 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汉语形容词的词类属性和句法功能研究”  (13CYY063)  及 
“安徽大学校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引进工程”资助。诚挚感谢导师沈家煊先生的指导！

Brought to you by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henticated

Download Date | 6/22/15 4:56 PM



268   陈刚

McCawley反对汉语中存在形容词的理由是：那些被称为形容词的词，例
如“好”，虽然可以和名词直接结合构成“好人”，但结合的原因是构词上的，是复
合词 (compound)，而不是句法上的。McCawley认为当“好人”被程度副词“很”修
饰或被副词“不”否定时，“好”就失去了与名词直接结合的能力，例如  (2)，因此 
“好”这类词不是形容词 (McCawley 1992: 19)。

(2)  *一个很好人    *一个不好人

McCawley用能否做定语以及能否被“很”、“不”修饰这两条标准同时测试 
“好”是否是形容词，这样的做法值得商榷。因为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 
(Hengeveld 1992a,b; 沈家煊 1997)，如果“好人”这个结构成立，那么“好”这个成
分就已经具有成为形容词的潜在可能，然后再用“很”单独测试“好”（例如 
“很好”），这样也可以确定“好”的确是形容词。用副词“很”可以将形容词和绝大
部分动词区别开来（朱德熙1982; 陆俭明 1994）。但是如果将两条标准同时运
用到词项测试中，那么英语中的很多形容词也不能算是形容词。英语中虽然可
以说下面的句  (3)  和  (4)，但是这里no和not否定的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沈家
煊 2010a）。

(3) He is no good man.

(4) He is not a good man.

虽然英语中也可以说“He  is  not  good”，但是这个“not”只能否定光杆形容词。如
果当“not”出现在名词短语“a  good  man”的中间时，“not”的否定用法就不合语法
了，“no”也一样，见 (5)：

(5) *He is a not/no good man.

所以，如果按照McCawley的测试标准，英语中的“good”也不该是形容词，因
为“a not/no good man”不合语法。这样的结论肯定不能让人接受。汉语中“一个
很好人”、“一个不好人”的不成立不能否认汉语中有形容词，至于它们不能成立
的原因，则可能是其他因素造成的，并不能归咎于“好”。

第三种观点认为现代汉语中有形容词，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赵元任 
1968/1979; 朱德熙 1982; Dixon 2004; 沈家煊 2009, 2011）。朱德熙 (1982: 55) 
将形容词称为“谓词”，目的在于说明形容词和动词既有功能重合又有一定差
异，但总体上是一类的。赵元任  (1968/1979:  293) 有时直接将形容词称为性质
动词，并将其当作动词来讨论，不过赵元任仍然承认这两者之间有差别。现代
汉语中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这个观点包含了两个意思：首先，形容词具
有很强的动性，具有动词的某些语法功能；其次，形容词仍然保留自己的词类
特征以区别于其他词类。Dixon  (2004:  1) 坚信，任何人类语言中都应该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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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容词，判断的方法一定要依靠语言内在的语法标准，形容词总是会和其他词
类之间存在着差异，不管有多么细微。Dixon的观点是否极端，这里暂不作评
论，但汉语中的确有些语法手段可以帮助我们对形容词范围加以界定，因此本
文将采纳第三种观点并展开讨论。

2  汉语形容词的界定
一般的语法文献大都会列举出形容词所具有的一系列功能，例如能被“很”修
饰、能做定语、主宾语、状语等。这些功能并不能说清现代汉语形容词和其他
主要词类的边界问题，因为其他词类也或多或少具有这些功能。朱德熙  (1985: 
5) 曾列出汉语词类和功能的对应关系，见图  (1)。本节接下来的讨论将以图  (1) 
为出发点，分别对形容词和其他词类之间的关系展开论述。

2.1  汉语的形名之分

朱德熙 (1982: 102) 认为名词可以做谓语，例如：

(6)  a.  小王黄头发。
  b.  今天星期三。
  c.  他慢性子。
  d.  这双鞋塑料底儿。

汉语的动词做谓语时几乎都能带宾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的区分不在
于能不能带宾语，而在于带什么种类的宾语（赵元任  1968/1979:  292，朱德熙 
1982:  58）。而汉语的名词作谓语都不能带宾语，且名词谓语句的能产性也不
高。虽然可以说“小王黄头发”，但一般不说“小王黄书包”，所以在汉语中名词做
谓语并不那么自由。英语的名词无法直接做谓语，必须借助系词。日语也和英
语一样，名词做谓语时必须后附系词“だ”以满足不同的语法需求。相比之下，
汉语的名词谓语句确实是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但这只是汉语中的特殊现象，

图 (1)：汉语的词类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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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能否定名词和动词之间的不对称关系。同样，汉语的形容词也能自由做谓
语，能产性很高，所以形容词和名词做谓语也是不对称的。如果将形容词和名
词的语法功能进行单独比较可以看出，名词和形容词都可以做主宾语和定语，
这两个词类的不同之处就是形容词可以自由做谓语和状语。

汉语的形容词做状语是形容词的正常功能之一（赵元任  1968/1979），见下
例。有观点甚至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汉语的形容词已经转变为副词了（吴颖，
王雪溪 2010）。

(7)  直哭  乱动  高唱  重视
  老打架  硬要去  多想想  白担心
  迟到了  少吃点  难解决  准答应
  快到了  真相信  假生气  穷折腾
  全看见了    好说歹说    满不在乎    晚出来一步

如果将例  (7)  中各语例翻译成英语，汉语的形容词几乎都得翻译成副词或副词
性结构。另外，从表面上看汉语中也有部分结构近似名词做状语的用法， 
例如：

(8)  面谈  面试  笔试  信访  体罚  网购  声援
  电话联系  母乳喂养  路面执勤  视频采访  流水线生产

针对上述的语例可能会有两种看法：（一）名词可以像副词一样做状语，被修
饰的核心成分仍然是动词，所以例  (8)  是状中结构；（二）名词做定语，那么
被修饰的核心成分不再是动词，所以例  (8)  是定中结构。如果脱离语境看，第
一种看法似乎说得通，但是如果将上述语例放入上下文之中就会出现问题，例
如：

  (9)   多亏母亲为我的面试赶做了一身整洁的海军蓝，才得以被一家珠宝行录
用。

(10)  对待老百姓的信访就这样敷衍了事吗？

图 (2)：名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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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请问，男人和女人没有电话联系，频繁短信联系是什么意思？

(12)  妈妈们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啊？

首先，跨语言的研究表明领属结构的核心应该是名词性成分 (Heine 1997; Luuk 
2010)，如果遵循这个语言规律，例 (9)、(10) 中的“面试”和“信访”应该是名词性
成分，所以“面试”和“信访”是定中而不是状中结构，“试”和“访”应该是名词。但
是，如果将  (9)、(10)  中“面试”和“信访”看作状中结构，自然它们应该具有动词
性的核心成分，那么“我的面试”和“老百姓的信访”在做宾语时到底是名词性的还
是动词性的？这就产生中心扩展原则和向心理论之间的矛盾，类似的问题早就
在“这本书的出版”这样的结构中有所体现。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第一种看
法都是站不住脚的。

例  (11)  和  (12)  中的“电话联系”和“母乳喂养/奶粉喂养”分别做动词“有”和 
“是”的宾语，沈家煊  (2010a:  394)  曾论证：“ ‘有’在汉语里无论从历史看还是从
现代方言看都是既表示‘物’  (thing) 的存在又表示‘事’  (event) 的存在……这是因
为中国人的心目中‘事’也是‘物’，抽象的、动态的物而已；汉语里的‘动词’也是 
‘名词’，抽象的、动态的名词而已。”例如：

(13)  有车  没有车/没车  有没有车
  有去  没有去/没去  有没有去

沈家煊还指出，在汉语的判断句中“是”字后面的动词短语跟名词短语具有平行
性，例如：

(14)  a.  张三是生的双胞胎。  我是投的赞成票。
  b.  张三是生了双胞胎。  我是投了赞成票。

所以在“妈妈们是母乳喂养还是奶粉喂养”中，“母乳喂养”和“奶粉喂养”都是名词
性结构，“母乳”和“奶粉”是定语而不是做状语，因为“喂养”具有名词性。因此做
状语并不是汉语名词所具有的主要功能。结合上述分析，汉语的名词没有做状
语的功能，因为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

汉语中也有少量名词可以被“很”等程度词修饰，但这只是特殊的修辞现
象，例如：

(15)  很宅  很贼  很木  很英伦  很男人  很领导
  很娘娘腔  很孩子气  很毛手毛脚  很伶牙俐齿

所以，能否被“很”修饰也是名词和形容词的主要差别之一。
汉语中的形容词既能做定语也能“做状语”，是由两个因素造成的：（一）

形容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 (Hengeveld 1992a,b; 沈家煊 1997)；（二）汉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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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词是个柔性词类  (flexible)，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所以我们并不能说形容词修
饰动词时，已经转变为副词。汉语的形容词能直接修饰名词也就能直接修饰动
词，这一点是和汉语的名动关系戚戚相关的。

最后，由于汉语形容词做谓语的能力强，说明在语法功能上形容词和动词
更为靠近，同时说明汉语的形容词具有很强的动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形容
词的原型功能是做定语，但事实上汉语中名词直接做定语的能力比形容词更
强，朱德熙 (1980: 15) 指出：“在现代汉语里，最宜于修饰名词的不是形容词，
而是名词。这是汉语的一个显著的特点。”Dixon  (2004) 曾发现，在很多语言中
名词直接做定语都是十分受限制的，这种限制是句法层面的。所以汉语名词做
定语的能力的确要明显强于其他语言。

2.2  汉语的形动之分

朱德熙在《语法讲义》(1982:  55)  中列举了两条标准用来区别汉语中的形容词
和动词：（一）可以被“很”修饰；（二）不能带宾语。在他给出的形容词的例
词中包括“大”、“胖”等单音形容词，还包括“干净”、“漂亮”等双音形容词。但是
朱先生在讨论述宾结构时，又列举出“大他两岁”这样的双宾构造（朱德熙 1982: 
120）。此外，朱先生还将“长了三尺”中的“三尺”看作是准宾语。先不管“长”算
不算形容词，就拿朱先生列举出的形容词“胖”而言，不是同样也可以有“胖了一
圈”的说法吗？所以“不能带宾语”到底能不能算作衡量形容词的标准，朱先生没
有给出统一的看法。

汉语中形容词能带宾语不算是特殊情况，而且形容词也可以带体标记（张
国宪  2006）。赵元任  (1968/1979:  300–307) 认为，形容词带宾语仍然是形容
词，形容词是动词的一个次类。在英语中，形容词也能有条件地带宾语，只不
过大部分情况下宾语需要前置词的介引，例如“(be)  clear  of  ”（躲开）、“(be) 
aware of  ”（知道），“(be) careful about”（小心）等，但在个别情况下形容词也
可以直接带宾语，例如“(be) worth the bargain”。但英语动词和形容词的主要区
别并不在于如何带宾语，而在于作谓语是否需要系词的帮助，因为英语的很多
动词带宾语时也经常需要借助前置词，如“look at”（看），“probe into”（探查，
探索），“depend  on”（依靠）等。所以能否带宾语并不能算作一条区别动词和
形容词的有效标准。

下面图  (3)  显示了汉语中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我们在动词和定语功
能之间添加了虚线，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动词也可以做定语。

邵敬敏  (1995)  在统计的688个双音动词中，有47%可以直接做定语。王光
全 (1993) 在《普通话三千常用词表》(1959) 和《常用字和常用词》(1985) 中收
集了1014个动词，包括双音节动词639个，其中36%的双音节动词可以直接做
定语，而单音节动词能直接做动词的很少。郭锐 (2002) 调查发现，31%的动词
可以直接做定语，在能直接做定语的动词中名动词占45%。李晋霞 (2008: 180) 
的调查结果显示，动词做定语在各种不同类型的语言中出现的频率都不算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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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中大多表现为“双音节动词+双音节名词”，例如  (16)。由于汉语双音动词
做定语较为常见，而单音动词做定语的几率比双音动词低很多，因此我们在图 
(3) 中将动词与定语功能之间添加虚线连接。

(16)  爱惜心理  怀疑态度  协助小组  宣传力度  解决办法  教育对象
  改革力度  发行日期  告别仪式  汇报材料  登记手续  道歉方式
  抽查范围  处罚条例  抄写速度  采购人员  辅导老师  运输工具

双音动词为什么可以比单音动词做定语的频率高？一个主要原因是汉语的
单音动词的动性强而名性弱，而双音动词的动性弱而名性强。沈家煊  (2010b) 
将前者称为“动强名词”，后者为“动弱名词”。既然后者的名性强，也就不奇怪为
什么后者做定语的能力要强于前者了。虽然汉语单音动词的动性强，但仍有 
不少“单音动词+单音名词”定中组合，例如“摇椅”、“看台”、“跑车”、“按钮”、 
“挂钩”、“挡板”、“养女”、“炒菜”等，这些组合已经高度词汇化，所以大多已经
成为词条被词典收录。与形容词相比，单音动词直接做定语不够自由，部分原
因是动词本身的及物性导致受事论元有时不太能被动词直接修饰，例如定中结
构“买的车”、“掉的钱”不能去掉“的”，否则会被理解为述宾结构。因此汉语中 
会有一些动词直接做定语的组合存在着歧义，例如“炒菜”、“养女”、“挂钩”、 
“打手”等，如果这些组合中的名词被重读，就可以被理解为述宾结构。

如果光看做主宾语、谓语、定语的情况，汉语动词和形容词也是基本保持
功能对等，能否“做状语”再次成为形容词和动词的最大差别。汉语形容词的原
型功能是做定语，且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所以形容词也可以直接修饰动词。
至于能否被程度副词修饰，汉语动词中一部分表示心理活动的动词也可以被 
“很”修饰，例如“很怕”、“很想念”等，因此动词和形容词在语法功能上的主要差
别是能否做状语。最后，在做定语能力上形容词要比动词强，所以形容词又显
示出动性弱的一面。

2.3  汉语的形副之分

和名词、动词、形容词相比，汉语的副词是一个大杂烩，需要内部分类（吕叔
湘  1979:  36），关键是副词中不同的次类在语法功能上并不相同，所以对副词

图 (3)：动词和形容词的功能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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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加区分的做法并不能很好的说明形容词和副词的关系。Hengeveld  (1992a,b) 
认为，能够无标记做状语的是方式副词 (manner adverb)，因为这类副词的语义
指向是动词，是对动作的状态进行描述。不过英语中就有不少副词不符合这种
情况，例如“generally”、“frankly”、“surprisingly”、“also”、“however”等，它们
有的指向说话人，表现说话人的主观性，有的指向上下文，起到语篇的衔接和
连贯作用，所以Hengeveld把这类副词排除在方式副词之外。

朱德熙 (1982) 将汉语中的副词分为重叠式副词、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
间副词和否定副词。例如：

重叠式副词：好好说  快快跑  细细研究  紧紧抓住  早早起来
范围副词：大家都会游泳  小李也是湖北人  就厂长没走  他只懂英语
程度副词：很可靠  挺亲热  非常漂亮  稍微有些慢  尤其听话
时间副词：马上就走  刚刚下楼  已经结束  时时惦记着  偶尔联系
否定副词：不喝水

这个分类的问题是，只有重叠副词是从构成方式上讲的，而其他副词都是
从功能上讲的。如果按照Hengeveld的标准，似乎只有第一类“重叠式副词”最接
近方式副词。因为范围副词“都”等是表示它前边词语的范围；程度副词“很”、 
“稍微”等主要表示程度上的差别；时间副词“马上”、“已经”等主要表示和与时间
相关的概念；否定副词“不”是对某种意愿的否定（朱德熙 1982: 194–200）。而
且重叠式副词的语法功能也很丰富（朱德熙  1982:  194），其他几类副词的语
法功能却显得单一，只能充当状语，所以它们也是最纯粹的副词。因此本文将
分别讨论形容词和重叠副词以及形容词和纯粹副词之间的功能差异。

2.3.1  形容词和重叠副词

朱德熙的所说的重叠式副词和他之前提出的状态形容词密切相关，只不过朱先
生是将状态形容词重新命名以对应它们修饰动词时所承担的语法功能。重叠词
做状语并非汉语独有。在Garo语（藏缅语系中的一种语言）中就存在大量通过
动词重叠派生而来的副词 (Burlings 2004: 101, 267)。例如：

(17) a.	 jrip-jiang
	 	 ‘soundlessly,	silently’
	 b. ka’sine-ka’sine
	 	 ‘slowly’

Hengeveld和van  Lier  (2010:  136) 将这类词归为方式副词，因为它们的主
要功能就是做状语修饰动词。朱德熙  (1982:  194–195)  曾对重叠式副词做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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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说明，“好好”、“快快”等加上“的”以后除了做状语之外，还能做定语、谓语或
补语。例如：

(18)  a.  好好的书
  b.  这件毛衣好好的，拆它干嘛？
  c.  睡得好好的

重叠副词和状态形容词的构成方式是一样的，不只是通过形容词词根进
行“AA”式派生，还可以有形容词的其他重叠形式。朱德熙 (1980) 曾列举的重叠
方式还有“ABB”式、“AABB”式以及“A里AB”式等。例如：

(19)   会场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走动，静悄悄的等他再开口。（周立波
《暴风骤雨》）

(20)   大水傻不济济的说：“共产，共我的地不？我还有五亩地呀！”（袁静、孔
厥《新儿女英雄传》）

(21)   福田赳夫带来一群保镖，个个矮矮胖胖，全都带着枪。（《读者》第200
期）

如果将上面各例中的重叠式“静悄悄”、“傻不济济”、“矮矮胖胖”翻译成英
语，可能会有一定的困难。Lakoff 和Johnson (1980: 127) 曾列举英语中有延长
元音的方式来表示形容词的程度义，例如  (22)，他们是为了说明形式的复杂会
带来意义的丰富。

(22) a.	 He is very tall.
	 b. He is bi-i-i-i-ig!

Lakoff和Johnson认为 (22b) 的“bi-i-i-i-ig”在语义上可以等同于 (22a) 的“very 
tall”，可以说，英语中延长元音的做法和汉语中的重叠式具有同样的语义功
能——增加摹状性。但  (22b) 和汉语中的重叠式构词相比，能产性非常低，而
且也只能出现在口语中。正常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将“静悄悄”翻译为“si-i-i-i-
lent”或“silent-silent”，只能利用程度副词“very”等词汇方式解决英汉翻译的问
题。更重要的是，汉语中重叠词的来源不只是形容词的词根，还有大量的重叠
词源于名词和动词的词根。蔡淑美、施春宏 (2007) 发现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都有
起摹状作用的重叠形式，例如：

(23)  名词的重叠形式
   浪浪涛涛  波波浪浪  山山海海  山山岭岭  涕涕泪泪  枪枪炮炮   

仇仇恨恨  物物什什  物物件件  缘缘由由  江江湖湖  谷谷糠糠   
钉钉绳绳  汪汪洋洋  水渣渣  烟团团  雾浓浓  汗渍渍  血淋淋

Brought to you by |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uthenticated

Download Date | 6/22/15 4:56 PM



276   陈刚

(24)  动词的重叠形式
   巴巴望望  哭哭唤唤  洗洗整整  腾腾雾雾  剪剪裁裁  闪闪灭灭   

颤巍巍  笑吟吟  荡激激  气愤愤  潺哗哗

华玉明（2008）也有同样的观察：

(25)  名词重叠
  a.  眼睛瞪得虎虎de
  b.  河面上漂浮着丝丝霞光
  c.  山山水水de画个不停
  d.  打扮得妖妖精精de

(26)  动词重叠
  a.  飘飘白雪飞扬在空中
  b.  母亲抬起手臂抖抖de指着干粮筐
  c.  花儿在风中笑得摇摇摆摆
  d.  指指点点de议论起来

沈家煊 (2011) 发现单音的名、动、形加XX也都变成重叠词，例如：

(27)  a.  单音名词+XX：夜沉沉  眼忪忪  情切切  月蒙蒙
  b.  单音动词+XX：叹连连  呼啸啸  死虎虎  笑眯眯

石锓  (2010)  也发现名词和动词之后重叠的X本身也可以是名、动、形三类，例
如：

(28)  a.  X为名：冷冰冰  甜蜜蜜  黑漆漆  白雪雪
  b.  X为动：圆滚滚  香喷喷  动飘飘  直挺挺
  c.  X为形：红彤彤  白茫茫  笑盈盈  病恹恹

除了名词和动词，汉语的副词也可以重叠（张谊生 2000）：

(29)   我想到了我们中国的整个版图，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一定要它真真正正
地完整无缺。（秦牧《土地》）

(30)   窗口上放了只脱彩掉釉冲口缺瓷、却又实实在在出自雍正官窑的斗彩瓶。
（邓友梅《烟壶》）

(31)   琦尔维丝不是王公贵族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她的父母都是最最平常最最
普通的法兰西公民。（张廷竹《支那河》）

(32)   周长胜的特点是一板一眼，顶顶认真，一定要请示清楚。（王蒙《王蒙短
篇小说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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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名词和动词来源的重叠词当中，有不少可以修饰动词做状语，例如 
“山山水水de画个不停”，“抖抖de指着干粮筐”，“指指点点de议论起来”。此外，
我们还补充如下名词和动词重叠做状语的例子。

名词重叠式做状语：

(33)   渐渐的我在自己的行为中得到了感悟：木木的看着，看着那些“没用”的枝
叶剪掉，这样我才更好看……（新浪博客）

(34)   北京电视台的专题片《今晚我们相识》刚一问世，她就扛着摄象机风风火
火赶赴现场。（1994年报刊精选）

动词重叠式做状语：

(35)   在那儿扯下丝绒窗帘，把它们当作毛巾擦干身子，又打打闹闹地砸碎了一
面水晶玻璃镜子，然后大家一下子爬到床上……（范晔 译《百年孤独》）

(36)   刘小青戴着黑纱来到学校时，所有的同学都叫叫嚷嚷地躲着他。（余华
《在细雨中呼喊》）

(37)   他摆手把通信员小铁叫过来，在他耳根下咕哝了两句，小铁蹦蹦跳跳地奔
向了魏强的阵地。（冯志《敌后武工队》）

因此，汉语重叠副词的来源丰富，就像Garo语一样，是一个开放的词类，但是
汉语重叠副词的语法功能却比Garo语中的方式副词更多样化。

重叠是汉语中最重要的形态手段之一，即使不考虑语法功能，光从形态来
看，重叠与非重叠的差别非常明显，所以就很容易将形容词和重叠副词区分开
来。汉语的重叠副词的来源已经远远超出状态形容词的范围，几乎具有所有的
主要语法功能，甚至可以做主宾语，见例  (38)–(41)。这说明重叠词也具有自指
的能力，指代所描述的状态本身。

重叠词做主语：

(38)   他这一蹦蹦跳跳，使他想起跳舞来。他望着女儿圆圆的快乐的小脸……
（张丽娜译《战争与和平》）

(39)   她的慌里慌张，她的心惊胆战，她那哆哆嗦嗦的嘴唇，还有她那瞬间就松
懈下垂的腮帮子昭示着她精神就要崩溃……（铁凝《大浴女》）

重叠词做宾语：

(40)   直到今天，她的性格也有点大大咧咧。《武林外传》里她认为最适合演的
角色是郭芙蓉……（百度百科：《武林外传》人物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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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在这些日子里，他才知道他写的诗没有烧掉。“我不想慌里慌张，”乌苏娜
解释说。（范晔 译《百年孤独》）

由此可见，汉语中能做副词的重叠词几乎和形容词具有同样的语法功能，见图 
(4)。因为重叠词在做定语时几乎都需要借助标记“de”，①所以形容词和重叠词在
语法功能上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是否能够直接做定语上。

鉴于朱德熙提出的重叠副词（实际就是重叠词）具有功能多样性，而且和形容
词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区别，所以“重叠副词”的叫法也显得并不合适，如果将
其称为“摹状词”能够更好地体现这类词的类词特征。

2.3.2  形容词和纯粹副词

纯粹副词（以下称为副词）就是前文提到的范围副词、程度副词、时间副词和
否定副词。汉语中的纯粹副词只能做状语，所以它们和形容词的差别明显。事
实上，汉语形容词和副词之间也形成了一种扭曲的功能对应关系，见图 (5)。

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这种关系说明以下几点：首先，形容词既能做状语也
能做定语，这同样说明汉语中的动词和名词具有同样的词类性质。我们这样说
的原因是，形容词在做状语时并没有发生转类，因为汉语的形容词可以修饰动

① 本文在论述中一般不区分表示定语的“的”和表示状语的“地”，而统一用“de”代替。因为汉语
中的这种区分刻意造成汉语的名动分立，这样做并不符合汉语词类的实际情况。

图 (4)：形容词和重叠副词的功能对应

图 (5)：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扭曲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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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是个普遍现象（赵元任  1968/1979; 吕叔湘  1979）。其次，汉语中存在独立
的副词词类。这一点可以说明汉语的动词虽然也是名词，但不是所有的名词都
是动词，因为名词几乎不能被副词修饰。虽然在某些名词谓语句中，也出现副
词修饰名词的情况，例如：

(42)  他都三年级了  小王已经科长了  明天就周末了  马上九点了

由于汉语的名词谓语句一般都不能带宾语，所以这类句式相对来说是比较特殊
的。汉语副词的作用是在名词这个大类中修饰其中具有动性的一部分成员，也
就是沈家煊  (2010b)  所说的动名词，其中包括动强名词（单音动词）和动弱名
词（双音动词）。

3  汉语的“词类——功能”关系
在现代汉语中，形容词和副词（不包括重叠副词）的功能重合最少，差别也最
为明显。形容词与名词和动词功能重合多，这三类词几乎都能做主宾语、谓语
和定语。而形容词和名、动这两类词的主要差别都集中在能否做状语上。汉语
形容词能做状语能够传递两个重要信息：首先，汉语的形容词是个柔性极强的
词类，可以承担所有主要的语法功能（能做主宾语、谓语、定语和状语）。更
重要的是，形容词既能修饰名词也能修饰动词，这能间接说明汉语的动词是名
词的一个次类。

汉语的词类包含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词类身份包含，即一个词类是另外一
个词类的次类，但它们的语法功能仍有区别；另一种是词类功能包含，即一个
词类的语法功能包含了另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但它们是分立的两个类。包含
模式的确定不但要考虑词类的语法功能，还要充分考虑各词类成员的数量问
题。从逻辑上来看，词类包含要将成员少的词类归入成员多的词类。尹斌庸 
(1986: 428–436) 依据《现代汉语词典》的统计调查，现代汉语的词汇中名词占
56%，动词占28%，形容词占8%，副词占0.59%。

先看词类身份包含模式。汉语的名词和动词就属于这种包含模式。汉语中
动词的语法功能要多于名词，但是动词的成员的数量要少于名词，只能将动词
归于名词的次类。所以汉语中的动词既是动词也是名词，动词是名词的次类，
动词也因此成为一个柔性词类。这一点沈家煊 (2007, 2009) 已经予以充分的论
证。图 (6) 可以显示汉语中名词和动词的“词类——功能”关系。

根据之前的相关讨论，汉语中的名词和形容词、动词和形容词的之间关系
也是这种词类包含的模式。形容词和名词都具有做主宾语和定语的功能，而形
容词还可以另外做谓语和状语，见图 (7)。

再看形容词和动词的关系。形容词和动词都可以做主宾语和谓语，双音节
动词做定语较为常见，但是单音节动词做定语的能力弱。相比之下，形容词做
定语很自由，而且还可以另外做状语，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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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汉语名词和动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图 (7)：汉语名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图 (8)：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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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将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类——功能”对应关系进行统
一描述，可以得到图 (9)。

可以看出，汉语名、动、形之间存在着三个“词类——功能”的不对称：名
动不对称、动形不对称、名形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使得汉语的动词和形容词成
为柔性词类  (flexible)。汉语的动词除了作谓语，还可以具有名词的语法功能，
因此动词可以被标注为FN/V；形容词也因此可以被标注为FN/V/A。所以，汉语
名、动、形的词类柔性程度等级为：形>动>名。鉴于汉语词类的这种多重包含
模式，沈家煊 (2011) 指出，汉语拥有一个大名词类 (super-noun)，这种情况并
非汉语所独有，伊朗语也具有类似的词类系统 (Larson 2009)。

汉语中还有一种是词类包含模式为：词类功能包含，即一个词类的语法功
能包含了另一个词类的语法功能。汉语的形容词和副词就是这种情况，见图 
(10)。这里的副词仅指汉语中纯粹的副词，不包括朱德熙所说的重叠副词。

图 (9)：汉语动词和形容词的词类身份包含模式

图 (10)：汉语形容词和副词的词类功能包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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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词类身份来看，汉语的副词不是形容词的次类，因为副词只能做状语，但不
具备做主宾语、谓语和定语的功能。汉语的副词是独立的词类。汉语的形容词
是具备所有主要语法功能的柔性词，所以形容词和副词之间的关系是词类分立
而功能包含。

现将汉语中的两种词类包含模式的特征总结如下。
词类身份包含模式是：功能有别，而词类包含。例如汉语的名词包含动

词，但是动词具有的自由做谓语功能又可以将动词从名词中区别开来。汉语中
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就像人 (man) 和女人 (woman) 的关系一样（沈家煊 2009）。
女人是人的一部分，但女人的功能又将其和别的成员区别开来。所以形式上女
人是人，但是功能上女人又和别的成员有区别。

词类功能包含模式是：词类分立，而功能包含。例如汉语中的形容词具有
所有的主要语法功能，而副词只具备其中一个功能，副词如此专一的功能可以
将副词和形容词明显区分开来。这就像电脑和算盘的关系一样，算盘只能计算
而不能打字上网，电脑既能打字上网也能计算，所以电脑和算盘是形式上分
立，而功能上包含。

如果一种语言中所有的词类分立，那么这种语言就具有一种刚性的词类系
统，例如英语、日语  (Hengeveld  et  al.  2004:  549)。如果一种语言词类不区
分，功能也不区分，那么这种语言就具有一个完全柔性的词类系统，这样的语
言是否真的存在要打问号，不过Luuk (2010: 360–361) 认为Samoan、Tagalog
等属于这种类型。如果将刚性和柔性看作一个连续统的两极，很明显，汉语词
类系统中柔性的因素要远远多于刚性的因素。

4  汉语形容词的内部划分
朱德熙 (1980) 将汉语的形容词分为两大类：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但在很
多语法文献中，对形容词的判定标准要么不能兼容这两类，要么分别给出两套
定义。例如张斌  (2008:  305–306)  在《新编现代汉语中》（第二版）分别为性
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下了不同的定义：

“形容词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能用‘不’否定，能加‘很’表示程度，大多能直接修饰名词，
如‘好’、‘远’、‘安定’、‘仔细’，是性质形容词；另一类具有表示程度的构词形式，比如， 
‘雪白’、‘通红’、‘黄灿灿’、‘古里古怪’，是状态形容词。”

Huang (2006: 343) 提出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不管在做定语还是在做谓
语时，常显示出互补分布的状况。例如：

(43)  a.  性质形容词做定语
    脏水  红桌子  漂亮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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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状态形容词做定语
    *很脏水  *很红桌子  *很漂亮衣服
    *脏兮兮水  *红红桌子  *漂漂亮亮衣服

(44)  a.  性质形容词做谓语
    *水脏。  *桌子大。  *衣服漂亮。
  b.  状态形容词做谓语
    水很脏。  桌子很红。  衣服很漂亮。
    水脏兮兮的。 桌子红红的。 衣服漂漂亮亮的。

Huang认为，做定语时性质形容词可以直接修饰名词，而状态形容词则不
可以，除非在状态形容词之后加“的”，例如“很脏的水”、“脏兮兮的水”。这一点
一般不会有人反对。在谈到做谓语时，Huang又认为性质形容词不够自由，所
以  (44a)  不能接受。事实上，光杆性质形容词作谓语所受的限制是语用上的，
而不是语法上的，因为只要补充一定的语境，句子同样成立，例如将“水脏”变
为“水脏，不能喝！”就可以接受。而且在汉语中即使是光杆动词做谓语也受限
制，例如要把“他走”和“我睡觉”变为“他走了/他走我也走”和“我睡觉了/我马上睡
觉”才更容易接受，但从来不会有人说汉语的动词做谓语会受限制。朱德熙 
(1980)  也曾说性质形容词做谓语会受限制，除非它们出现在对举结构或具有类
似功能的结构中。例如：

(45)  a.  桌子大，房间小。
  b.  桌子大，够坐10个人。

但是在有系词的形容词谓语中，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都没有限制，例如：

(46)  a.  这张纸是白的。
  b.  这张纸是雪白的。

朱德熙 (1980: 28) 推测 (46a) 和 (46b) 是两种完全性质不同的句子。“这张
纸是白的”中的“白的”是体词性的，而“这张纸是雪白的”中的“雪白的”是形容词性
的。朱先生的这种判断似乎值得商榷。所谓体词性的，就是指能够用来做主宾
语，例如：

(47)  a.  我要那张白的（纸）。
  b.  白的（蜡烛）来一打，红的（蜡烛）来一打。

而事实上，带“的”的状态形容词也可以具有体词性。例如：

(48)  a.  乌龟的手有白白的是怎么回事（百度知道）
  b.  冰凉的是你的温度（宅一只猫《冰凉的是你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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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朱德熙会将系词结构中的“白的”和“雪白的”看作两种性质不同的成分是因
为他觉得“白的”有分类作用，而“雪白的”不具备这种功能，只是对主语的状况和
情态进行说明（朱德熙  1980:  28），所以“雪白的”是形容词性的。我们的解释
是：通常情况下，人们会在颜色这个认知域中对事物进行分类，当人们说“纸是
白的”时，是相对于其他基色（如：黄、红）。但是如果需要，人们也会在“白”
色这个认知域的内部对事物进行进一步的分类（比如画家绘画时会区分不同程
度的“白”）。所以，不管是“白”还是“雪白”都同时具有分类或描写的作用。同
样，“白的”和“雪白的”也都具有体词性，可以做主宾语。

由于性质形容词和状态形容词这两类词之间存在着“派生”关系，使得传统
语法经常将它们相提并论。性质形容词可以通过加程度词“很”、加词头（雪
白，通红，冰凉）或者重叠成为状态形容词。沈家煊 (2011: 8) 提出，应该重新
考虑汉语形容词的划分方式，“过去我们习惯按朱德熙  (1956)  的做法主要拿能
不能加‘很’和重叠的方式这两条标准，将‘寒冷、苍白’跟‘冷、白’合在一起算性质
形容词（属性词），对立于状态形容词‘冰冷、煞白’。现在看到这两条标准并不
十分可靠也不那么重要，可靠的标准是单音和双音的区分（非此即彼），重要
的标准是单双音节在不同结构类型中的组配。”

沈家煊指出，一般所说的双音“性质形容词”（如“伟大”、“奇怪”、“豪华”、 
“敞亮”、“糊涂”等）本来是具有摹状性的状词  (depictive)，只是因为使用频繁而
使得摹状性减弱，所以它们已经或正在向属性词漂移。它们中有的已经能在有
限的范围内直接做定语（如“豪华间”、“聪敏人”、“糊涂虫”、“安稳觉”），在音
节数上形成[2+1]的定中结构。同时，正因为它们摹状性减弱，所以要通过加 
“很”和重叠等叠添手段来重新增强摹状性。通过叠添音节来恢复摹状性，这样
的变化在不断地进行之中。尽管有些双音形容词在向属性词漂移，但是它们仍
然带有状词的本性。此外，朱德熙 (1956) 曾说单音形容词直接做定语受限制，
这主要也是语用问题，在语法上并不怎么受限制。因此，现代汉语中曾经的状
态形容词应该被归为“摹状词”，简称为“状词”，单音性质形容词才是真正意义上
的形容词。

“状词”这个名称表明了该类词的语义内涵。从语法功能角度看，状词可以
做主宾语、定语、谓语、状语，但是这类词做定语时一般都需要带标记“de”，
除非已经向性质形容词漂移。例如：

(49)  a.   ……还有几个正在绣花。屋当间坐着级任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矮矮
胖胖的女人。（老舍《鼓书艺人》）

  b.   ……青色头巾，衬着她那白晰晰的长脸，一对乌溜溜带几分恐惧的大
眼珠儿， 死盯着马脑袋。（李英儒《还我河山》）

  c.   在暗沉沉的夜里，街道黑咕隆咚，夜气如凉水。（陈残云《山谷风
烟》）

  d.   他耷拉着圆球脑袋，矮墩墩的身子一软，往地下一蹲，眼里发潮，只
想要哭……（康濯《公社的秧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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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最后他们态度缓和了下来。一个小小的胜利，但最终证明是一个重大
的胜利。 虽然约翰不在场……（姚明《我的世界我的梦》）

当状词做谓语时，如果是“AA”式重叠，可能出于韵律的需要而带“de”，见下例：

(50)  a.   中毒学生从学前班直至六年级的都有。他们脸蛋红红的，呼吸略显急
促，大睁着 眼睛。（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

  b.   站务司事胖胖的，胖得眼睛挤成一条细缝。（吴伯萧《夜发灵宝站》）
  c.   酒酣耳热之际，二姨就爱开个玩笑“升平样子傻傻的，块头不小。嘴头

上慢， 心里可不慢。(小楂《客中客》)

而其他类型的状词做谓语时，可以带“de”也可以不带，比较 (51)–(53) 中的
a句和b句。

(51)  a.   这村的西南上，鬼子已经回城了，怎么会从东南上来呢？就问：“你慌
里慌张， 看清了没有啊？”（李晓明《平原枪声》）

  b.   “我的老爷，别这么慌里慌张的！”说着，他走到我船后的甲板上，把一
个鼻孔对着土耳其的舰队。（毕尔格《吹牛男爵历险记》）

(52)  a.   柳若松的身子抖了一抖，背上冷飕飕，汗毛都竖了起来，秋月也笑
了，笑得却不像秋夜的明月。（古龙《圆月弯刀》）

  b.   最终归结到怀念保护、扶持这一切的周总理。他觉得脸上冷飕飕的，
两颊已经湿润了。（邓友梅《话说陶然亭》）

(53)  a.   特务头子由于自己的身份不能随便与人去玩，唐生明的地位和为人大
大咧咧，正符合作为他们的朋友，所以唐在这两人中间都得到信任。
（沈醉《“花花公子”的晚节》）

  b.   他看上去人高马大，大大咧咧的，其实性情极为阴暗而偏狭。（张平
《十面埋伏》）

状词做状语时，同样可以带“de”也可以不带。比较  (54)–(56)  中的a句和b
句：

(54)  a.   他觉得，半辈子已经安安定定过去了，没有排场过吧，也没有受过太
大的罪. . . . . .（徐光耀《故乡明月》）

  b.   这种环境还找的什么医生，能安安定定地躺一会，就求之不得了。
（徐光耀《齐又昌》）

(55)  a.   他轻声念出7位遇难宇航员的名字，称他们是朋友和英雄，并表示遇难
宇航员不会白白牺牲。（新华社2004年新闻稿《他们不会被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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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只有我们痛定思痛，认真吸取历史的教训，明智而勇敢的巩固我们的
未来，我们许多死难的同胞才不至于白白地牺牲”。（新华社2004年新
闻稿《新加坡纪念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

(56)  a.   . . . . . .也不动车上一瓶罐头、一块饼干，直到晚上道路疏通后赶到兵站
才美美饱餐一顿。（《人民日报》1994年第1季度）

  b.   他希望家里能有点什么吃的东西，要是能和全家人一起美美地吃上一
顿，庆祝庆祝开锣，该多么好。（老舍《鼓书艺人》）

状词和单音形容词不但本身可以通过音节就可以区别开来，而且和单音形
容词相比，它们做定语时需要带标记“de”，所以做定语并不是这类状词的原型
功能。从做谓语和状语来看，状词比较自由，带不带标记“de”皆可。也就是
说，它们是可以直接做谓语和状语的。根据Hengeveld  (1992a,b)，在一个语言
中，如果有一类词的成员和某句法槽位能相捆绑，使得这种语言不太有必要给
这个槽位中的语词做出句法或形态上的标记，那么就可以说存在一个专门化的
词类。汉语没有专门化的形容词词类，因为专门化强调“专一”和“无标记”，所以
汉语的单音形容词不能算是专门化的形容词词类，而只算是一种柔性词类。以
形容词为词根的状词也不是专门化的词类，因为它们既可以直接做状语也可以
直接做谓语，所以它们也具有谓词性，而且有些状词已经可以出现在带有体标
记的结构中了。例如：

(57)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飕飕了。被人家无端疑忌，他想来又是害怕，又
是不平。（茅盾《子夜》）

(58)  天已经黑糊糊的了。（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

例 (57) 中的“有些冷飕飕了”可以说明两个现象：（一）“冷飕飕”可以被具有程度
义的量词“（一）些”修饰，因此“冷飕飕”有向性质形容词漂移的倾向；（二）具
有谓词性的“冷飕飕”在“有些冷飕飕了”这个结构中也同样具有指称性，试 
比较：

(59)  a.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飕飕了。
  b.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冒汗了。
  c.  李玉亭觉得背脊上有些冷汗了。

表面上看，在例  (59) 三句中“有些”的“存在”义按照“c—b—a”顺序逐渐虚
化，但是这种虚化存在于认知空间，即从具体事物的存在向抽象感觉的 
存在逐渐过渡，因此从语法上看这三个“有些”是同一性质的。而且例 (59) 的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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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具有结构上的平行性，所以说“冷飕飕”、“冒汗”都和“冷汗”一样具有指称
性。

结合本文的相关讨论，我们可以发现汉语状词的语法功能也很丰富，因此
状词也是柔性词类。而且状词的来源多样，可为名词、动词和形容词，见图 
(11)。正如沈家煊  (2011) 所指出的：汉语的词类应该首先区分大名词和状词。
我们的论证的确充分指向这个事实。同时，不管是大名词还是状词，它们都具
有指称性，都能做主宾语。从这个角度来看，体词和谓词的区分在汉语中并不
显得那么重要。

5  结语

汉语的词类和功能没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语法功能比较多
样化。在词类和功能上，形容词和名词、形容词和动词、形容词和副词都分别
呈现扭曲的关系。汉语的形容词既能直接修饰名词也能直接修饰动词，背后的
深层原因是汉语的动词也是名词，动词是名词的一个次类。所以形容词和动词
都是柔性词类，前者比后者的柔性程度高。形容词能修饰动词不是因为形容词
在向副词转类，而是因为动词本身就具有名词性。而汉语的副词只能做状语，
所以副词是一个专门化的词类。总的来说，汉语中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
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两种包含关系：词类身份包含和词类功能包含。所以，汉语
的词类系统总体上呈现出柔性的特征，汉语中的动词、形容词都是柔性的、未
专门化的词类。汉语中的重叠副词和状态形容词本质上是同一个词类，即状
词。由于状词的来源可以是汉语中名、动、形，所以汉语的词类中首要区分的
是大名词和状词。

图 (11)：汉语中的大名词和状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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